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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文明的 DNA。

“DNA 就像一本书，它描述了

创造一个人的‘配方’，而各种各

样的知识就相当于文明的 DNA，告

诉我们如何建造礼堂、制造摄像机

等等。我们把信息融入到了 DNA 当

中，DNA 可 以 得 到 复 制， 因 此 信

息也可以得到复制。我们慢慢地从

DNA 逐步演化到了固态硬盘这样的

东西，然而世界上 DNA 的数量比我

们现在计算机里存储的所有的信息

总量都多，可以达到 1E25 个 TB，

而且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 DNA。”

我们应该如何用系统的方式来思

考科学的问题？也许核心要义就是要

允许犯错。“当你做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出错。有

人会说我从来没错过，这意味着你可

能从来没做过任何困难的事情。看看

孩子是怎么学会走路的，他会不断摔

跤。如果你要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科

学问题的话，必须要做好准备，要接

受自己可能会错误。我认为我们需要

某种教育，要让人们出错。比如考试

由随机分数来评分。犯错误是很正常

的事情，你错得越多，证明你做了更

多困难的工作。”

他认为，理论研究是用一种简

单易懂的模型来解释观测现象，而

实验则是尝试获得额外的观测来证

明或否定模型，两者需要不同的高

级技能，也需要彼此之间的沟通交

流。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验科学而言，

我们都不可能让单一的科学解决所

有的问题。

也正因为此，莱维特呼吁促进

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的壁垒，“跨

学科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它体现

出的是多样性、多元性的一种美感。

在这种多元化的环境中工作，就像

父本和母本缔造了子本，那子一代

就会展现出比父本和母本更加优秀

的一种特征，这对产生前沿科技成

果是非常重要的”。

基础科学重要吗？“如果没有

对科学领域的深入了解，很难评估

基础科学的价值。比如，载人登月

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但基础科学

研究很难有具体目标。”莱维特认为，

所谓基础科学就是还没有被应用的

科学，一开始有一些科学发现之后，

我们会觉得它毫无用处，但是实际

上任何的科学知识都是有用的。一

些非常基本的数学问题，可能成为

我们现代所使用的非常复杂的密码

系统的基础，当时这些数学理论被

发现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它有什么用

处，但实际上它的价值极其巨大。

“基础科学研究就像买彩票，

你无法预测结果，但你可以多买几

张‘彩票’，这更有助于得到一流

的发现。”在莱维特看来，基础科

学研究就像蚂蚁寻找隐藏起来的食

物一样，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

遇到困难与失败在所难免。“如果

没有失败，恰恰可能意味着你的研

究并没有太大难度。”

诺奖“五要素”

“我曾经工作过的剑桥医学研

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一

个不大的研究所，但却出了 28 位诺

奖得主。”莱维特在演讲中说到。

如何才能获得诺奖？在他看来，

需要具备“五要素”，即具有充足

的研究经费，如每个团队每年 160

万美元；不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

以小型团队（5 人左右）为宜；来自

同侪的强大压力，“只有你的下一

篇论文优秀，你才算优秀”；没有

等级观念，学生们和诺奖得主一样

充满自信。

“事实上，很多诺奖成果都是科

学家最富创造力的青年时期完成的，

但科学界对年轻人却存在着偏见。”

莱维特说，1980 年时，美国把 3% 的

科研经费给了60岁以上的课题组长。

到了 2014 年，3% 的科研经费给了

70 岁以上的课题组长。当 50 至 70

岁的课题组长获得科研资金的比例增

蛋白质折叠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它是运输氧

气的载体，是帮助抵御病毒的抗体，也是消化食物的酶。

蛋白质之所以能够承担多种多样的功能，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们具有丰富而复杂的空间结构。

　　每一个生命体的功能或组织中，都是由各种类型

的蛋白质进行折叠以后的结果。蛋白质进行折叠以后，

自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如同拼图一样拼接起来，

就形成了生命体的千姿百态、多种多样。蛋白质的折

叠可以说是生命得以产生、得以延续一个非常重要的

奥秘。


